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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破表表

陈莹，笔名莺歌。生肖兔，性别男；大学文化，中共党员；曾任教书匠，现为公务员。业余时间笔耕为乐，作品散见于于省
内外多家报刊，入选过多种文集。系山东省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济南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出版有有散
文集《醉人的微笑》、《春天对秋天的致意》等，曾获济南文学奖。

□陈莹

钟表是人类的计时器。破
旧的时钟，要么凝滞停摆，要么
快慢不均，大都走不准。在俺们
这里，要说谁是个“破表”，那就
表明此人办事没准头，不靠谱。

俺老家的贾元春，虽与贤
德妃（也就是《红楼梦》中贾宝
玉的大姐）同名，却没有人家显
赫的地位和福分。他是个鳏夫，
早已年过花甲。元春之所以终
老未娶，盖因他是个四里八乡
闻名的“破表”。

元春年轻时，应该算个体
面小伙儿，个头中等，模样周
正，出身三代贫农，根正苗红。
他还有个值得夸耀的身份，是
复员军人，这在上世纪七十年
代可有着炫目的光环呢！然而，
金无足赤，此公只有一点美中
不足，就是说起话来吹牛扒蛋、
云山雾罩，做事道三不着两。

元春服役两年，复员回家，
重新成了“社员”。到家快半拉
月了，还整天穿着簇新的军装，
东游西荡，挨家串门。有人问他
啥时回来的，他便操着京腔说

“昨儿晚上”，而不是社员们习
惯说的“夜来黑下”。元春不改
在部队大熔炉里养成的良好习

惯，每天早晨一起床，就顺着当
街咕咚咕咚跑步。鲜红的领章帽
徽依旧点缀在军装上，“一颗红
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迎
着朝阳熠熠生辉，在农村绝对是
一道靓丽的风景。不明就里的
人，还以为是解放军叔叔拉练出
操哩。可惜好景不长，有天跑步
时恰巧碰到了村书记。书记在
村里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于
是乎元春被劈头盖脸臭骂了一
通，这才悻悻然回家换上旧裤
褂，随队里的社员下了地。

元春虽为农民，却始终不
忘光荣历史，张口闭口将“我是
复员军人”挂在嘴边，人送外号

“贾复员”。“贾复员”出工时腰
杆儿总不能顺当地弯下，常常
挺立在地当央，像站岗的战士
一般英姿飒爽。“贾复员”还有
个习惯，解手的频率比较勤，一
会儿跑一次茅厕，被见识短少
的群众误以为偷奸磨滑。直到
有一次，队长蹑手蹑脚地找寻
过去，只见“贾复员”正蹲在一
处避风的崖头下抽烟。队长问：

“你在干吗？”“拉屎呀！”“看看
腚底下，是你拉的吗？那是牛
粪！”“贾复员”提起裤子，脸色
微红：“把人憋急了，什么屎不
拉哩？”“嗨哟，你这块十八世纪
的老破表，可真稀罕呀！”

元春到了说亲的年龄，媒
人接踵而至。令人意想不到的

是，第一次相亲，喝得醉眼迷离
的元春居然离开隆重的席面，
踉踉跄跄跑到里屋，拿着一块
咸鱼去喂八字还没一撇的“媳
妇”。农村人哪见过这个架势，

“媳妇”窘得面红耳赤，其他人
尴尬无比，好事自然告吹。

接下来的几次相亲，元春都
是洋相百出。有时喝醉酒走不
了，只好住在女家。睡醒一觉后，
深更半夜去井边摇辘轳打水，天
刚亮便挥着扫帚在“丈人”门前
扫街，殷勤得让人家胆战心惊。
有时刚听说某村有个姑娘尚未
婚配，他即刻跑去姑娘庄上，打
听此人的生活作风如何。恰巧问
到的是姑娘亲哥，被人家抡起铁
锹追得抱头鼠窜。几番过后，再
无媒人敢登“贾复员”家门。一段
顺口溜流传至今：“宁让姑娘垫
了栏（猪圈），不嫁破表‘贾复
员’；宁让姑娘打独身，不嫁破表
贾元春。”

现在想来，像元春这样的
“破表”，只不过是少了零件缺
了油，跑不准但也害不了人。俺
长大工作后，见过一些更超级
的“破表”，有过之而无不及，形
形色色，足以开个“时钟古董”
博物馆了。

有个名叫长青的伙计，是
个“酒晕子”，上班眼睛总眯着，
下班眼睛老红着。长青喜欢约人
到酒店吃喝，往往喝到快煞尾

了，却东倒西歪地溜之乎也，剩
下的人只好凑份子结账。长青让
人“肠青”——— 把肠子都悔青了。

时间一长，“破表长青”人
人皆知。他再约人喝酒，大家伙
儿统统有事脱不开身了。好在
他的妻子是个温良贤淑的老实
人，对“破表”照顾得无微不至。

“破表”于是经常捂着胸口说胃
疼，妻子催他去医院检查，他瞪
起眼睛说，医生给了偏方，每天
两只猪蹄，就着半斤白酒吞下，
七天一疗程。妻子偶尔略有微
词，“破表”也会一瞪眼睛，你侍
候好我，不比养头肥猪强吗？

这天有个熟人开业，“破
表”要去贺喜，于是跑到某礼品

经销部，拿走一块带石英钟的
镜匾，对老板说先记账。时隔半
年，老板找“破表”要账，长青嘻
嘻一乐，说镜匾上也写上了你
的名字，算咱俩的人情了。

汽车渐入寻常百姓家之
后，长青常找人借车。熟人的车
借不出来了，他就向新结识的
人借。有次他借一位新同事的
车，同事面不辞人，说你可抓紧
时间回来呀，一会儿我还要接
孩子。“破表”说，我去城南办点
事，三把两撸就回来。

这回说的还真准，他确实
去了“城南”——— 出城去了河南；
还真是“三把两撸”——— 酒后与
人撞了车，来回两天，修车三天。

□冯哲元

我的家乡在长清孝里庞道
口村，解放前村里红白喜事的
操办颇为繁琐，有时候还带有
浓厚的封建迷信色彩。而今，虽
然时代进步了，一些繁文缛节
已经简化，甚至被今人抛弃，但
还是有为数众多的年轻人依然
传承和固守着祖祖辈辈沿袭至
今的礼仪与风气。

先说说喜事。解放前男婚
女嫁可要讲究个“父母之命，媒
妁之言”，自由恋爱连想都不要
想，大事小情一应俱全皆由家
里的老人包办代替。不管你同
意不同意，小夫妻只有到入洞
房后才能看到对方的真实面
目。特别是小女孩大姑娘，要严
格遵守“三从四德”，随意打听
自己将来可能要托付终身的如
意郎君是被严格禁止的。

旧社会，村里家境殷实日
子过得好的，小男孩十来岁就
可以结婚，很多童养媳年龄都
比丈夫大很多。我院中有个叔
伯哥哥娶亲时还是个尿床的小
屁孩，娶的媳妇比他大了整整
十七岁。早娶妻就意味着早要

孩子，小男孩婚后十四五岁就
可以有自己的子女了。日子过
得捉襟见肘紧紧巴巴的，有时
候到了二十五六岁（旧社会可
算是大龄青年了）才勉强找到
女孩结婚。旧社会老百姓常常
饥寒交迫，所以找不上媳妇，打
一辈子光棍儿的特别多。

以前门当户对的婚姻观念
尤其盛行，一般情况下都是家
庭富裕的找家庭富裕的结为秦
晋之好，穷人家与穷人家联姻。
首先通过媒人的介绍，双方老
人感觉不错，男女两家就可以
商量着订婚了。订婚时还是要
通过媒人的串通，男方家里要
郑重其事地买来红纸，请专门
的先生“写帖”，这就是俗称的

“换小帖”。结婚时还要请专门
的阴阳先生给挑一个“黄道吉
日”，写好给各方亲戚的“喜
帖”，提前请人如现在的快递小
哥一样给送至各家。过去写喜
帖的程序十分重要，男方特别
重视，生怕出现任何失误，影响
到孩子大婚的进程和顺利。

男方定好良辰吉日，媒人
与女方沟通，彩礼婚前约定好，
女方同意后，男方的八抬大轿

（这比较少见，村里有钱有地位
的大户才能办到），一般是老百
姓雇的四人小轿到女方家迎娶
新娘。当时选日子的有选在白
天，也有选在夜晚的，我们黄河

边上的村落，孝里这一带有选
在夜间结婚的习俗。男方一家一
院中的亲朋好友经过精挑细选，
既有德高望重的长辈，也有精明
强干的年轻人；大家穿戴整齐，
带好鞭炮和锣鼓等家伙事儿，在
黑咕隆咚的夜幕下就出发迎亲
了。浩浩荡荡的迎亲队伍甫到女
方村口就开始燃放鞭炮，女方
听到划破夜空的鞭炮声，立刻
知道迎亲的队伍到了。新娘早
已经梳洗打扮好了，父母再次
嘱咐一遍到婆家后的注意事
项，新娘子就泪水涟涟地与父
母告别，由人搀扶着上花轿了。
女方还同时派来两个“压轿”的
童男童女和新娘子一同乘轿，我
们孝里这边一般都是小男孩。女
方的嫁妆都放在一个精致的大
木箱子里，木箱上锁，钥匙就在

“压轿”的两个孩子身上。
抬着新娘子的花轿沿着双

方家长事先商量好的路线一路
走来，路可以绕行，但忌讳走

“回头路”，否则就是不吉利。出
村时还要放鞭炮，逢桥过村也要
放鞭炮，像十字路口等阴气重的
地方，还要撒几把事先准备好的
零钱。花轿颤颤悠悠地来到新郎
大门口停下后，花轿门朝“东
南”。这时候，男方家早已经张灯
结彩，最先出来迎亲的是男方
挑选好的两个“娶女客”（孝里
这边“客”读作“kei”），娶女客

都是村里儿女双全口碑良好的
女人。她们手中各拿着三炷香，
点燃后分别绕着花轿转三圈，
俗称“燎轿”，既有去晦气辟邪
气之功效，又有吉祥如意红红
火火之意。初始仪式完毕之后，
门内出来两个身体结实的小伙
子，抬着一把用红绸布包裹的

“太师椅”，两个娶女客搀着盖
着红头蒙子的新娘子坐到椅子
上。新娘被抬到大院子中心的
一张八仙桌前，桌子上摆着一
个称粮食用的“斗”，斗里装着
红高粱，预示今后小两口的生
活红红火火。然后焚香，男方长
辈入座，娶女客引导新郎新娘
拜天地。拜完天地，再把新娘子
抬到洞房，房门关闭。新娘子在
洞房里梳洗打扮一番，重新打
开房门，压轿的孩子也由大人
领着，男家给孩子“压轿喜钱”。
娶女客抓起刚才八仙桌上斗里
的红高粱趁新娘子不备向人家
脸上尽情地抛撒，有时高粱粒子
撒得新娘子流下泪来，用红盖头
使劲捂着脸，不敢抬头。有调皮
的孩子，上去一把扯过新娘子的
红盖头，嘴里还可劲喊着事前大
人教的顺口溜，“撒高粱，撒高
粱，来年生个小儿郎……”随后，
新娘子还要到洞房的床前“摇
斗”，这里的斗里装着油炸果
子、枣、栗子、花生等食物，寓意

“早生贵子”。

新郎新娘拜完天地，入了
洞房之后，农村还有“闹洞房”
的习俗。当然，稍微闹一闹洞房
能够做到锦上添花，喜庆有余，
但如果过分了就成了陋习了。

“结婚三天没大小”，不管长辈晚
辈、大人小孩，都可以闹洞房。有
时候一对新人直到白天都无法
休息片刻，甚至第二天中午还闹
腾得不叫睡觉。老人实在看不下
去了，给闹洞房的年轻人劝告几
句，大家方才恋恋不舍地散去，
而那些爱热闹不懂事儿的小屁
孩却不肯罢休。会来事儿的新
娘子会用喜钱，或者糖果零食
之类把他们哄走。

第二天一大早，街坊邻居
来“送小饭”，喝个喜酒。乡亲们
用木制托盘盛着四个菜，杯子
里斟满酒，还有面条、水饺等
等，过来向新郎新娘贺喜。新婚
第三天，新娘子给家里的老人
磕头后，由本院中的嫂子领着
给家族其他各房的长辈去磕头

（一般是不出五服的家族长
辈）。当然，新娘子的头也不是
白磕的，老人都要给事先准备
好的“拜钱”。三天后，所有的仪
式和程序都走完了，一对新人
才得安宁，接下来就是回娘家

“省亲”（就是回门）的事儿了。
你看，这么一套完整的程

序走下来，结个婚还真不容易
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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